
周刊
WEEKLY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92023年 11月 1日 星期三
主编 邹密 编辑 蔡杨 美编 李梦妮CHONGQING DAILY

□本报记者 栗园园

一晃37载，一张1986年诞生于沙
坪坝区青木关镇的《滴翠报》，即将迎来
它的第300期。

“这么些年不容易，但我们还是要坚
持把这张报纸办下去，办得更好。”“还要
多招收一些社员进来，补充点‘新鲜血
液’。”“我们今后还要多组织采风活动，
一方面多贴近乡村，另一方面大家也可
以多交流交流。”10月13日，在青木关镇
文化服务中心，几名滴翠文学社的成员
又聚在一起，激情饱满地讨论着不久前
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畅
想起文学社的未来。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社员都不再年
轻，但说起文学创作，已生华发的他们热
情不减当年。

一群得了“文化病”的人

说起这个文学社的建立，首任社长罗
成友频频提到一个关键词——“文化病”。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热潮从
乡村掀起。解放的生产力，让农村发展
日新月异，农民精神生活得到提升，一股

“文学热”随之在农村地区掀起，一个个
乡镇文学社相继涌现。

这股热潮同样刮到了青木关。罗成
友就是这股“文学热”中的一员。当时，
他是青木关镇文化站站长，工作之余爱
搞点文学创作，且涉猎广泛，散文、短篇
小说等体裁兼而有之。

一开始，他的作品长期被报刊退稿，
但他仍坚持写作，“那时候热衷写作的人
都戏谑地称自己有‘文化病’，我就是得
了‘文化病’。”罗成友笑着说。

在青木关，罗成友的“病友”还不少。
1986年1月18日，罗成友仍记得那

一天。寒冬腊月里，听说镇上要成立文
学社，42名村民一下涌进他的办公室，
有些人甚至刚从田里出来，腿上还沾着
泥巴。

在当时，从事文学、群众文化工作是
极其艰苦的：全靠业余创作，且没有报
酬，甚至还要自己贴钱。

没有经费，没有刊登作品的阵地，没
有专职工作人员，文学社怎么搞？大家
商定，每人每年交2元钱用于买办刊物
的纸张，自己编稿、刻蜡纸、油印、装订。
靠着一块刻蜡纸的钢板，一部文化站的
油印机，文学社开张了，办起了每月出一
期的《滴翠报》和每季度一期的《滴翠》文
学杂志。

滴翠文学社的成立，把青木关的文
学爱好者集聚到了一起。社员们一有
空，就爱到文化站的办公室，相互交流作
品和创作心得。甚至，由于长期人员聚
集，还闹出过被举报疑似聚众赌博的小
插曲。

就在这样艰苦的创作环境下，文学
社很快推出了一系列反映改革开放的鲜
活作品。“其中有一篇《抓团鱼的小伙
子》，讲述了青木关一个年轻农民在改革
开放前后抓团鱼卖的故事，反映了市场
经济的发展，通过文学社的推荐，在重庆
日报副刊投稿刊发后，在当地引起了很
好的反响。”罗成友回忆。

如今，滴翠文学社的办公地点已经
搬进了新装修的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

心。在中心的展柜里，仍摆放着开办《滴
翠报》时使用的油印、装订等老物件以及
部分作品手稿。

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滴翠文学社一路走来不容易，特别
是有几年，经费紧张，文学社差点就散
了。”滴翠文学社现任社长李承萍说。

其实，作为一份镇街报纸，《滴翠报》
的忠实读者不少，也是当地群众文化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考虑到这份报
纸对当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后来，沙坪
坝区和青木关镇加大了对文学社的资金
支持，解除了文学社的存续危机，这也让
社员们更加珍惜这个平台。

虽然现在社员们都散在各地，难有
常常见面交流的机会，但在文学社组建
的微信群里，大家依然十分活跃，不时分
享一些优秀的作品。有哪位社员的作品
发表了、获奖了，群里也是道贺声一片。

“大家也不是只说好听话，有时候也
会有争论。我觉得特别好，说明你分享
的作品，人家都认真看了，也有思考。这
样更有利于大家进步。”社员徐光惠说，
自己加了不少作家的群，但很少有像滴
翠这样氛围浓厚的平台，给人一种“大家
庭”的感觉。

正因为如此，滴翠文学社每年仍有
新的社员加入。正在读高三的陈凤娟就
是今年3月刚被吸纳进文学社的成员。

陈凤娟一直热爱文学创作，今年，经
初中校长的引荐，她加入了滴翠文学社，
并由副社长秦开勇负责对她进行指导。

“其实，我也算刚正式踏上文学创作
的路，有段时间挺迷茫的，也不知道自己
写的东西到底怎么样。”陈凤娟说，加入
文学社后，她把自己的作品发到微信群
里，大家都会热心地指导并鼓励她，老师
秦开勇也帮她推荐更多投稿渠道，随着
部分作品在《滴翠报》甚至区级报刊上刊
发，她感受到了莫大的鼓励，“今后，我一
定会继续写下去。”

截至目前，滴翠文学社已吸纳社员

300余名，共刊发作品7000余篇，出版
《陪都求学记》《山乡寒梅报春来》等长篇
小说20部，作品曾登上《人民日报》《人
民文学》《诗刊》等刊物，社员张儒学的散
文集《照亮我人生的那盏灯》还入围第七
届鲁迅文学奖参评。滴翠文学社也先后
被授予沙坪坝区“农民文学之乡”和重庆
市“农民文学创作基地”称号。

一股乡村振兴的力量

37年一路走来，滴翠文学社的社员
一直关注乡村、记录乡村。尤其是进入
新时代，山乡发生的巨变更是给了他们
更多创作的激情和动力。

就在最近，社员张儒学关注农村留
守妇女的长篇小说《暖阳》已由云南人民
出版社公开出版，即将上市发行。

20多年前，张儒学在青木关打工时
加入了滴翠文学社，在这个平台上，他的
才华得到充分展现，成功进入市作协，后
来又被老家大足作为人才引进，并给他
设立了一间“张儒学文学创作室”。多年
来，他一直关注大足农村的变化。

“以前写乡村，很多都是一些艰苦、
贫困的往事和愚昧的人物。现在，农村
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写作内
容也随之变化。”张儒学说。

以张儒学2019年出版的《偏西的太

阳》为例，写作时还没有提出乡村振兴，
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上仍存在外出打工返
乡后的迷茫，不知如何融入乡村。但在
去年出版的《爱情总是对的》里面，主人
公王大虎的经历已截然不同，在这本书
里，王大虎返乡后发展鱼塘，得到了政府
的政策、技术支持，享受到了无息贷款，
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还成为当地的致
富带头人。

“这本书就是以我老家三驱镇板
桥村的新农村建设为背景，将农村真
实发生的故事集中在王大虎身上展
现。可以说，我写的王大虎的故事，就
是现在千千万万农民身上真切发生的
故事，就是乡村振兴的生动体现。”张
儒学说。

在青木关，当地社员则关注起了本
土汽摩配套产业科技转型的话题。李承
萍说，青木关现有汽摩相关企业四五百
家，科技型企业仅30余家，科技创新氛
围不够浓厚。

今年以来，社员们通过走访部分科
技型企业，在《滴翠报》上刊发企业转型
故事，为全镇汽摩企业的转型升级营造
氛围。“可喜的是已经初步见到成效，就
在不久前区工商联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
座谈会，提到科技创新问题，会上部分企
业已表态准备着手开干。我们的创作是
有价值的！”李承萍说。

一个坚守37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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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盛行的乡村文学社，至今已寥寥无几。但
青木关的滴翠文学社历久弥新，不断有新人加入，不断有作品
产出，成为沙坪坝区的一张文化名片。

对社员来讲，滴翠文学社究竟意味着什么？目前发展情
况如何？未来有何打算？近日，在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心，重
庆日报记者与李承萍、秦开勇、张儒学等几名社员进行了交
流。

重庆日报：在提到滴翠文学社时，你们好多人都提到“氛
围好”3个字。对你们来说，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张儒学：滴翠文学社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我是有
作家梦的，但此前因为身体原因我几乎已经放弃写作了，是
《滴翠报》重新唤起了我写作的冲动，当时的社长得知我的事
情，经常上门来劝我、鼓励我、关心我，得知我窘迫，还让我免
费在文学社打印文章，这才让我又重新拿起了笔。

李承萍：我以前是在青木关开办企业的，平时喜欢写点东
西，但从没想过成为一名作者公开发表文章。当张儒学“打工
作家”的名号传出来后，我受到了鼓舞，59岁才开始提笔创
作，是这个平台给了我勇气。

重庆日报：这么多年过去了，文学社现在发展情况如何？
秦开勇：现在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年轻的社员很少，

目前社员活跃的有100名左右，其中1980年以后的作家占比
也就10%左右，有点青黄不接。

张儒学：是的。现在大家对农村的关注也没有以前多了，
这对整体创作氛围有一定影响，活跃的社员也慢慢减少。

重庆日报：那文学社未来有什么打算？
李承萍：还是要多招些学员，尤其是着重在乡镇上挖掘一

些好苗子。他们在农村生活、工作，对乡村发展变化有感悟，
有助于文学创作。

秦开勇：我们还要多举办采风活动，甚至考虑与其他一些
文学组织联合搞活动，多给社员一些外出看看、交流的机会，
提高大家创作的积极性。

（记者 栗园园）

“那是作家梦开始的地方”
——对话滴翠文学社社员

上世纪80年代，广袤乡村里涌现的改革故事，引发了许
多作家的创作热情，也点燃了一批农村创作者的文学梦想，
他们组成一个个乡村文学社，记录乡村变化、抒发对乡村的
情感。

但随着城镇化推进，以及各级作协组织的建立完善，乡村
文学社逐渐淡出大众视线，但乡土文学创作却从未停歇。

一方面，城市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人们内心更加渴
望回归自然，作家的乡愁情感也被激发出来。

另一方面，近年来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
全面推进，掀起了新时代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标志的新山
乡巨变。这些变化中的人、景、事，又为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
灵感来源。正如张儒学所说，“农村变化太快了、太大了，我感
觉自己非写不可。”

因此，当下文坛上关于新时代乡土文学的探讨不断，以农
村改革为题材的乡土文学作品日益增多，书写农民脱贫致富、
农村旧貌换新颜，讲述富有时代特色的乡村故事，开始成为部
分当代作家的共识，乡土文学依旧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向。

比如，在脱贫攻坚期间，石柱县中益乡坪坝村的驻村第一
书记韦永胜，在驻村结束后将自己的经历进行梳理，推出了报
告文学《坪坝花开》，记录脱贫攻坚下的乡村变化等。

在各界关注下，近年来，我市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乡土文
学作品，如《下庄村的道路》《瓦屋村》等。今年，市作协副主席
张者的长篇小说《拯救故乡赵家庄》还入围2023年中国作家
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名单。

可以说，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中，乡土文学从未远去，她
记录着乡村的变迁，会和乡村一样，迎来蓬勃生长。

（栗园园）

乡土文学从未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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